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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哦，這該死的天氣！暴風雪已經連著下了好幾天，我的屋門都快要被堵住了。



我拍了拍跪在一旁的小璇：「去把慧寶叫來，順便叫曉曦把我的馬車準備好。我要搬到對面的老宅去，那兒有一個超大的壁爐，可以讓我好好的度過這該死的大雪天氣。」



「主人您不是答應我們下了大雪就用一種特殊的方法處理掉我們幾個嗎？」小璇不明所以，想了想答到。



小璇和曉曦、琴兒、慧寶都是我的牲口。



我國男性成年後獨立生活，國家都會分配三個女性給我們當牲口，供我們驅使。由於我屬於高學歷人才，按照法律能多得一個名額，所以我現在有四頭牲口用。



這些牲口的使用期是半年，用滿半年後必須被處死，同時國家會把新分配的牲口送到家門。



牲口們的更新日期是每年的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今天是一月一日，正是處死現有的牲口，同時迎來新牲口的日子。



「啪！」



我狠狠一鞭子抽在小璇的肩頭，罵道：「哪來的這麼多廢話？」



不過看著小璇眼淚汪汪的就要哭出來了，我隨口安慰道：「嗯，是的，這幾天幾乎要被妳們吸乾了。真不知道死到臨頭了妳們還這麼興奮。好了快去吧，這實在是太冷了！」



小璇癟了癟嘴白了我一眼，向屋外外爬去。



胯下的琴兒吐出了我的陽物，不滿意的說到：「明明是您把我們弄得欲仙欲死的好不好！這幾天您就用皮鞭抽曉曦和小璇去了，弄得人家心裡癢癢的跟貓撓一樣，整晚整晚睡不著覺，床單都濕了。」



我按著琴兒的頭，再一次把陽物塞進了她的嘴裡：「好了別鬧。這麼冷一會凍著了我的弟弟怎麼辦？等下我多抽妳幾鞭總行了吧。」



琴兒「嗯」了一聲，加快了點頭的動作。



不一會兒，慧寶蹦蹦跳跳的跑來跪在了我的身旁，伸出可愛的小舌頭親吻著我的胸肌：「聽璇妹妹說今天您就要處理掉我們？」



「是的，不過前提是曉曦已經把我的馬車準備好了。」我摸了一把慧寶波濤洶湧的胸部說。



慧寶的奶子是幾個牲口裡最碩大的，平日里我經常拿慧寶的乳房當枕頭，枕著睡覺。



「您打算怎麼處理我們幾個呢？」慧寶調皮的挑逗著我的乳頭，胯下的琴兒也配合的突然加快了起伏速度。



「哦！」我舒爽的長嘆一聲：「妳們兩個壞傢伙，一會妳們就知道了。我還不能確定用哪種方法處理妳們中的哪個，用另一種方法處理另外兩個。也許一會我會讓妳們自己選擇自己的死法吧。」



說話間曉曦和小璇便爬了進來，並排跪在了我身邊。



小璇立刻接管了我另一個乳頭，曉曦則端端正正的跪在我的前方匯報：「主人，馬車已經準備好了，我在裡面放好了火爐和您的特殊步槍。」



我被另外三個傢伙弄的幾乎高潮，在琴兒越來越快的頻率中終於發出了子彈。



我拿起她們四個的狗鏈，牽著她們來到了馬車旁，檢查了一下馬車上的物品。



車內有一個火爐，非常的暖和，還有一個柔軟舒適的坐墊。



說是馬車，其實這是一個雪橇，因為馬車輪子在這種深深的積雪裡根本就是寸步難行，反而是雪橇更靈活。



我滿意的點點頭，轉過頭吩咐道：「好了，都把妳們的棉衣脫掉吧。我要坐著這輛車去五百米外的老宅。」



慧寶抬起頭看了看馬車，驚詫道：「我們有牲口可以拉車嗎？」



說話間，璇兒已經站起來把自己的狗鏈套在了馬車上，在慧寶腦袋上打了一下，笑道：「笨！笨！我們不就是牲口嗎？」



慧寶在成為我的牲口之前是政府某個辦公室的女文員。彷彿是印證了「胸大無腦」的說法，慧寶有四個牲口裡最大的乳房，但是是最沒腦子的，平常經常犯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小迷糊。



她這種性子，就算不成為我的牲口，也會很快因為觸犯了辦公室守則而被吊在大廳裡的絞架上，為前來辦理業務的市民獻上一場「空中芭蕾」。



慧寶恍然大悟，點點頭問道：「主人，需要全部脫掉嗎？外面好像很冷的樣子。」



「留一雙襪子吧，一會踩在雪裡不會那麼冷。」



懂事的曉曦一邊脫著衣服一邊望瞭望我。她正在徵得我的同意。



我點點頭坐上了馬車，四個牲口都脫的只剩一雙襪子，各自在馬車前準備好。



脫光了的琴兒跑去打開了車庫的大門，然後跑回來把自己的狗鏈也套在了馬車上。



外面白雪茫茫，陣陣冷風吹了進來，脫光衣服的她們都打了個寒顫。



「好了，快出發吧。」



我揮動了馬鞭打在琴兒身上，這可是我答應好她的。



琴兒、小璇、慧寶、曉曦都赤裸著身子，四肢著地跪在地上，一起用力拉動了馬車朝外爬去。



到了沒過小腿深的雪地裡，車子的行進明顯慢了下來。好在我有四個賣力的小牲口，在我的輪流抽打下，馬車還是穩穩的向前。



慧寶還很有興致的學了了聲馬叫。



她得到了我的一馬鞭作為獎勵，然後我又毫無理由的反手狠狠的抽打了一下琴兒。



「啊！」琴兒長長的吐了一口白氣，浪叫著。



在馬車離老宅還有二百米遠的地方，我拉了一下她們的狗鏈，示意她們停下。



小璇打著哆嗦回過頭問道：「怎…怎麼了主人？」



「嗯…就在這處理掉妳們吧。我在想先處理妳們哪一個。如果妳們能自己選擇的話就太好了。」



懂事的曉曦解開了脖子上的狗鏈，爬到離馬車五米遠的地方站好，用手掰開了自己的小穴。



她為我準備好了特製的步槍，所以非常了解我要做點什麼。



我朝另外三隻小母狗，嗯，現在應該是母馬，招手了招手，示意她們到溫暖的車上來。然後我從車廂深處拿出了第一隻特製的步槍，瞄準著曉曦掰開的小穴。



全身凍的通紅的琴兒抱著我的腰說道：「怎麼是槍殺？雪地槍殺和普通槍殺有什麼不一樣嗎？」



「哧……」我扣下了扳機。



在高壓空氣的推動下，一股夾雜著壓縮水的液態氮射在了曉曦的小穴上，瞬間冰凍了曉曦的小穴，曉曦的手也永遠的凍結在了小穴上。



曉曦是四隻小牲口中最年長最懂事的一個，她咬著嘴唇忍住了冰冷的刺痛沒有叫出來。



我按著扳機的手並沒有鬆開，當曉曦小穴上的冰塊變得很大一坨時轉而向她的雙腿射去。這樣她便被牢牢的固定在了雪地裡，再也沒法挪動一步。



琴兒、慧寶睜大了眼睛手摀住了嘴眼裡滿是驚訝。



小璇倒算是比較淡定，只是露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這是因為槍是曉曦和小璇一起製作的。



曉曦年近三十，在成為我的牲口之前是某著名大學工學院眼看就能評副教授的優秀青年女講師，身高腿長黑長直，還是個「眼鏡娘」，是那個「和尚廟」裡許多男學生們心中的女神。



小璇則是剛從警校畢業的年輕女警察，留著一頭短髮，十分英姿颯爽，才二十出頭。



曉曦和小璇，一個是搞機械的，一個又懂些槍械知識，這才通力合作造出了這把速凍槍。



琴兒嘟著嘴，不滿意的埋怨道：「原來她們就是槍沒有做好所以才每次都被鞭打啊，難怪主人說妳們這點小事都做不好！我都還很奇怪妳們一天到晚除了被鞭打都找不到人，原來做這個去了。主人，我想去陪曉曦姐姐行嗎？我要和曉曦姐一起被做成冰雕。」



「嗯，好吧。我說過要如妳們所願的，去妳曉曦姐那吧。」我拍拍琴兒的屁股，放琴兒下了車。



「嗯！」



琴兒高興的跑到了曉曦身邊，從側面彎下腰，伸出舌頭做出舔穴的樣子。



琴兒兩隻手則掰開自己的屁股，然後斜著眼睛可愛的對著我這邊微笑著。



這個動作說起來很複雜，但是對曾經是瑜伽教練的琴兒來說卻是個家常便飯，畢竟瑜伽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動作，同樣，在床上琴兒也能完成很多高難度的新奇體位。



我麻利的把槍的噴射值調到最大，扣動了扳機。



僅僅兩秒鐘，琴兒可愛的樣子就永遠的定格在了那裡。



曉曦微笑著也彎下了自己腰，對著琴兒的屁股伸出了舌頭。



「曉曦，妳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我準備發射了。」



曉曦被凍的太久了，哆嗦著說到：「準…準…準備好了！老宅的火我已經生好了，慧寶、小璇妹妹，姐姐走了，祝妳們好運……」



「嗯，還是我家曉曦懂事。真有點捨不得妳啊！」



說是這樣說但是我還是迅速摳動了扳機，把曉曦生前最後的話冰封在了冰雕裡。



兩個淫亂樣子的冰雕就永遠的留在了原地。



慧寶和小璇早已經洪水氾濫，身體也不冷了，反而一陣燥熱。兩個小牲口都是臉紅通通的玩弄著自己的乳房和小穴。



我拿出兩個冰椎狠狠的塞進了她們的小穴，罵道：「別發騷了，兩隻小牲口！現在只有妳們兩個了，趕緊的帶上狗鏈把車子拉到老宅去！」



雖然解決了小穴的空洞感，但是冰冷的冰椎還是很快讓兩人恢復了意識。



慧寶一邊扣好了自己的狗鏈，一邊擔心的說道：「只有我們兩個人，還能拉動這馬車嗎？ 」



小璇顯然也有些擔憂：「我們加把勁！如果我們拉不動還請主人用馬鞭狠狠的抽我們，我和慧寶姐姐一定會拉過去的！」



我壞笑了一聲，道：「加油吧！不行就用冰椎插妳們屁股，很冷的。妳們早點拉到就不用受凍了。」



果然兩個人拉起來費勁很多。我揮動馬鞭，在慧寶和小璇赤裸的脊背上留下一道道縱橫交錯的血痕。



兩人的屁股都被我用冰錐插的千瘡百孔，不過好在天冷，血液都被凍在了傷口，沒有流淌一路。



好不容易，慧寶和小璇終於把車子拉進了老宅。



璇兒馬上解開了自己的狗鏈，跪趴在馬車下。我踩著她的背走下了馬車，走進了屋內。



屋子裡一個兩米見方的壁爐裡熊熊燃燒著，曉曦辦事還真靠譜啊。



慧寶和小璇跪在壁爐旁，相互撫慰著被插的全是洞洞的屁股，血水流了一地，不過終於不冷了。



「主人，你打算怎麼處理我們呢？」剛剛暖和過來，慧寶就性急的說：「我們都等不及了！」



「就妳急。看你小璇妹妹正在給你清理地板上的血呢！」



慧寶不好意思的笑笑吐了吐舌頭，也像小璇一樣用舌頭舔食著地上的血跡……



不一會兒地板上就被清理乾淨了，兩人的屁股也結痂不再流血了。



慧寶又耍起了無賴，跪在地上用胸部蹭著我的陽具，眨著可愛的大眼睛說道： 「我的好主人，您就快說吧。怎麼處理我和璇兒妹妹？」



我被她磨的受不了，指了指那個超大的壁爐說道：「嗯…我很想看看人被烤成炭是什麼樣子的！」



慧寶和璇兒同時回過頭看了看壁爐裡火紅的煤火。



「我…我們就直接走進去嗎？」璇兒問道。



慧寶直接爬了過去把手伸進壁爐裡，隨即尖叫出聲：「啊！好燙啊！」慧寶飛快的抽回手，說：「我可不敢自己走進這個壁爐。」



小璇也站了起來，走到慧寶身邊說：「讓妹妹先來吧，慧寶姐姐。姐姐可要快點追上來哦！」



說完，小璇便伸出了細足，踏進了壁爐裡。



顯然，就算是經過了嚴格的訓練，小璇也並沒有真的準備好。小璇的腳底剛剛踏在火紅的煤堆上，整個人就差點被突如其來的劇痛絆倒。



小璇本能的收回了自己踏進去的玉足，踉蹌的向後倒去摔出了壁爐，倒在我面前。



小璇委屈的看著我：「對不起，主人。真的太燙了……我沒準備好！不過下次我一定向前倒下去。」



慧寶笑嘻嘻的握起小璇剛才伸進壁爐的那隻腳，看了看說：「姐姐都說了吧，真的很燙。妳看才踩了那麼一下妳的腳都被燒爛了呀。」果不其然，好大的水泡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膨脹著。



「瞧妳們兩個急的，我的話還沒說完妳們就一個勁的向裡衝！妳們曉曦姐姐還給妳們留了禮物呢。」



說完，我拿出了一個遙控器按了一下。從壁爐的上方射出兩個大拇指那麼粗的鉤子來。



「來，慧寶。妳曉曦姐知道妳膽子小又還是最怕痛的，一個人肯定不會乖乖的走進壁爐，才特意準備了這個。快去找點水來把鉤子弄冷。」



慧寶從外面捧來了一些雪灑在了鉤子上。



冰涼的雪剛剛遇到鉤子便化了，發出「呲呲」的響聲。



慧寶好奇的拿起了鉤子遞到了我的手上，問道：「主人這鉤子應該怎麼用呢？」



「跪下，」我吩咐道。



慧寶順從的跪在了我的面前。我看了一眼小璇，小璇頓時明白了過來，拖著一條被烤壞了的左腿踉蹌的走到慧寶身後，用手按住了慧寶的肩頭，說道：「慧寶姐姐，這回是主人親自動手，妳可要忍住了啊。千萬別掙扎。」



看到我一手拿起了鉤子一手擺弄著自己的乳房，慧寶終於明白過來：「曉曦姐可真聰明，這也能想到！主人、小璇妹妹放心吧，我不會掙扎的，也且盡量不叫出聲。」



我把鉤子的尖頭慢慢的插進慧寶的乳房根部，一點點的用力。



慧寶的乳房很有彈性，幾乎吞進了大半個鉤子才在尖頭的作用下刺進了肉裡。



慧寶悶哼了一聲，接著便咬緊了牙關，樣子非常痛苦。因為我並沒有停頓，鉤子正一點點的刺進慧寶的乳房，直到乳房的另一面出現了鉤子的尖頭慧寶才如釋重負般的輕聲「啊」了一下。



由於疼痛的關係，慧寶全身微微的顫抖著，但是並沒有掙扎。



「嗯，表現的不錯嘛，小畜生。」我摸摸慧寶滿是汗水的臉蛋，拿起了另一個鉤子。



慧寶突然握住了我手中的鉤子，怯生生的說道：「主人，能讓我自己來嗎？」



我沒有意識到慧寶居然會這樣說，驚愕了一下很快便放開了手中的鉤子，給了她一個鼓勵的微笑。



慧寶用顫動著的手比劃了一下，對準了自己另一個乳房的根部，閉上眼睛大叫一聲，猛的一使勁。鉤子迅速的穿過了她的乳房。



這樣一對鉤子就鉤在了慧寶的雙乳上，鉤子的另一頭是鐵鍊鏈接的壁爐上方。



我拿過遙控器看了一眼小璇，遞給了她：「就由妳來結束慧寶吧！」



慧寶用那張梨花帶雨的面龐看了一眼小璇，給了她一個微笑，對小璇說道：「璇妹妹，我在壁爐的一個角落看到了曉曦姐給妳留下的禮物哦！嘿嘿，我現在的痛估計比起璇妹妹的差遠了。不過璇妹妹也比我厲害，肯定能行的。」說完，便伸手從懵懂的小璇手中按下了遙控器。



鉤子突然動了起來，「嘩嘩」的聲音中，鐵鍊慢慢的縮短，帶著慧寶一步步的向壁爐中走去。



臨近壁爐，慧寶最後回過頭看了我一眼，揮揮手給了我一個迷人的微笑，問道：「主人，我可以叫出來嗎？」



話還沒說完，鉤子便狠狠的拉了一下她的乳房。



慧寶疼的大垮了一步，同時耳邊傳來我的回答：「叫吧，放肆的叫出來吧！」



慧寶身體向後，掂著小碎步一點點的離壁爐越來越近。終於還是一大步踏進了壁爐，踩在了火紅的煤堆上。



慧寶剛想叫出聲，突然胸口一陣大力把她的雙腳抬離了煤堆。



原來鉤子是鑲嵌在壁爐深處，不復原是不會停下來的。



現在慧寶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了兩個乳房上，她被鉤子鉤了起來，就像是冬天外面掛著的臘肉。



慧寶被煤堆炙烤著，痛苦的扭動著身子。她的乳房已經被拉的很長，變形了。



血也順著她的胴體流下來，滴在了煤堆上，發出「呲呲」的聲音。



鉤子最終伸進了壁爐的牆縫中，慧寶的兩個乳房都被撕裂，「?」的一聲整個身子掉進了煤堆中，「呲呲」作響。



但是很快，「呲呲」聲就被慧寶撕心裂肺的慘叫所掩蓋。



「啊……啊……好燙啊……主人……曉曦姐姐！璇妹妹……慧寶好痛苦啊！啊……」慧寶淒慘的叫聲已經變了調。



慧寶痛苦的在火紅的煤堆中打著滾，慘叫著。



小璇看到這一幕，情不自禁的把雙手放在了小穴上，上面已經流滿了蜜汁。



慘叫聲並沒有持續多久，大概三十秒後慧寶最後翻了一個身，不動了。



房間裡又只迴盪著「呲呲呲呲」的聲音，濃濃的烤肉味飄散了整個屋子。



我走到壁爐旁，用鐵夾扯出了一個燒紅了的鐵箱，走到早就軟癱的小璇面前，道：「好了，到妳了。」



小璇怔了怔，把自己的思緒拉回到現實，乞求道：「主人打算怎樣處理我呢？像慧寶一樣麼？能不能不用鉤子鉤我的乳房，鉤我的小穴和菊花吧！」



我按著她的肩膀讓她跪在地上，說：「妳這個淫亂的小母狗，剛才高潮的神志不清了嗎？沒看見曉曦給妳準備的工具箱？不過妳說的也可以考慮，一切以妳們自願為原則嘛。」



「啊，對不起，主人。剛剛刺激真是太大了，我好迫不及待的想跳進煤堆裡去陪慧寶姐姐啊！」璇兒邊說邊爬到鐵箱旁，朝裡看去。



「呀！這些都要用在我身上嗎？」小璇驚訝的唔著嘴巴。



我找來一個鐵鉗，夾出了一個燒紅了的鐵錐，說：「沒錯，我要一樣樣的都用在妳身上。看看妳的耐力了，別死的太早啊，最終妳還是要在火爐裡打滾的。」



我拿著夾著鐵錐的鐵鉗，看了一眼還在壁爐裡吱吱做響的慧寶。她基本被燒黑了，被烤破的大動脈裡還斷斷續續流著血，流在煤堆上騰起一股青煙。



我回過頭看見小璇已經躺在了地上分開了雙腿，並用手掰開了自己的小穴，睜著一隻眼睛害怕的望著我。



我滿意的點點頭，把紅紅的鐵錐朝她的小穴上伸去。鐵錐的尖頭散發出的熱力烤焦了小璇的陰毛，陰毛蜷縮起來，露出了被遮蔽的私處。鐵錐輕輕的碰到了小穴的內壁，一觸即收，發出「哧」的一聲。



小璇的身子顫抖了一下，輕叫了一聲。小穴上的肉迅速的收緊著，懼怕鐵錐的到來。



我最後一次對準，猛的用力把鐵錐塞進了小璇掰開的小穴裡。



由於鐵鉗並不好用力，只是塞進了半截，還有半截留在了外面。



小璇「啊」的大叫起來，咬著嘴唇在地上翻滾著，「哧哧」聲從小穴中傳來。



小璇那點可憐人的愛液被迅速的烤乾了。



突然小璇停止了翻滾，舒爽的躺在地上喘著粗氣…



嗯，這麼快就涼了？



我踢了小璇一腳，把她翻了個身，地上的尿液告訴了我答案。



我?怒著說：「小騷貨，誰准妳噴出妳的騷尿的？」



小璇趕緊爬了起來用舌頭舔著被尿濕的地方，求饒道：「對…對不起主人…人家太疼了…小便失禁了…」



「哼，這樣都忍不住，還尿了一地，妳說怎麼辦！」我繼續佯怒著問道。



「小母狗這就把地板清理乾淨。要不再補塞一個棒棒吧，這次插屁屁洞。曉曦姐給我灌了腸，不會這麼快澆滅鐵棒的。」小璇一臉愧疚的望著我。



「嗯，這還差不多！」



我喜歡女孩自己說出虐待自己的方式，而不是被強迫。



我轉身帶上了超隔熱的手套，又拿出了另外一根鐵錐。



小璇跪倒在地上，用手掰開了自己的屁股露出了她的小菊花。



這一次我準確無誤的把鐵錐一下塞進了她的菊花中，並整根的拍了進去。



雖然菊花比起小穴再要更難塞一些，但是用隔熱手套還是方便不少。



小璇一下站了起來，痛苦的捂著肚子在房間裡亂跳。



「啊…啊………啊……」小璇響亮的慘叫著，跳了幾下小璇被凳子絆倒，躺在地上不停的翻滾著，五分鐘後才恢復了平靜。



疼痛讓小璇全身抽搐著，表情扭曲。



我再次從鐵箱裡拿出一盒燒紅的鐵針，走到小璇身邊蹲下，拿起一根按進了小璇的屁股。



「哧…」



小璇的屁股冒著青煙。比起剛才的疼痛，這已經算不上什麼了，所以小璇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哼哼了一下。



扎了十幾根後，我便失去了興致，因為小璇已經開始昏迷了。



我不滿的說道：「還沒弄完呢，居然就沒有反應？看我怎麼收拾妳！」



我拿起了遙控器一按，燒紅的鐵鉤從壁爐的上方再次射了出來，鐵鉤上還殘留著慧寶一小塊烤成了炭的乳房。



我用隔熱手套拿起了鐵鉤，伸進了小璇的小穴裡。



這一次沒有了騷尿的保護，小璇被巨大的疼痛猛的弄醒了，一下子坐了起來尖叫著。



我並沒有理會，麻利的把她推倒，將另外一個鉤子塞進了她的菊花。



小璇手亂舞著用力的垂打著地板。



我走到鐵盒邊拿出了一盒燒紅的黃豆大小的鐵球，示意小璇張開嘴巴。



小璇知道鐵球是怎麼用的，雖然忍不住露出驚恐的表情，但還是乖巧的忍著巨痛從一旁拿了一個圓形中空的鐵製塞口球放進了自己的嘴裡，把舌頭從中間伸出來，平躺在地上等待著燒紅的鐵球。



我固定住小璇的頭，坐在她的身上，用一把鋒利的小刀割下了她的舌頭，用鐵叉撐破了她的喉部。



這樣，鐵球就能直接從嘴裡滾到小璇的肚子裡。



接著，我就開始一點點的朝她的嘴裡倒入燒紅的鐵球。



小璇痛苦著想擺動她的腦袋，卻被我的大手死死按住了，根本動彈不了。



「鐵球的味道怎麼樣？」我故意問道。



沒有舌頭的小璇當然無法給我回答，況且她的喉嚨以及整個內臟都已經被燒壞了。



「好了，是時候把妳送入壁爐了。妳準備好了嗎？」



小璇又一次讓我失望了，她暈過去了。我搖搖頭，按下了開關。



鉤子鉤著小璇的菊花和小穴，把她一點點的朝壁爐裡拉去。



當小璇的腳進入壁爐裡，小璇終於被燙醒了。



但是剛剛恢復意識的她發現自己被鉤著小穴和菊花的鐵鉤倒吊了起來，而身下則是火紅的爐火。



她似乎想說著什麼，嘴巴一張一合的。可惜被割掉了舌頭，喉嚨也被捅破還燒焦了，她甚至連慘叫都無法做到，所以我沒能聽到她的臨終遺言。



和上次一樣鉤子，會完完全全的收回壁爐的縫隙裡，所以小璇被一個鉤子掏出了一整套的生殖器官，另一個則鉤住了腸子。



小璇整個掉到了火紅的煤堆上，腸子卻被扯了出來一節，再上一節還留在小璇的肚子裡。



沒有例外，小璇也像慧寶那樣在煤堆上無助的翻滾著，每一次翻滾都扯出更多的腸子。



小璇沒法大叫，所以這次的「呲呲」聲格外清楚。



小璇也沒能堅持太久，幾分鐘後房間裡就只有淡淡的呲呲聲和濃濃的烤肉味………

cover_image.jpg
JKEE K

L





